殷夫诗五首

血字


　　血液写成的大字，
　　斜斜地躺在南京路，
　　这个难忘的日子——
　　润饰着一年一度……

　　血液写成的大字，
　　刻划着千万声的高呼，
　　这个难忘的日子——
　　几万个心灵暴怒……

　　血液写成的大字，
　　记录着冲突的经过，
　　这个难忘的日子——
　　狞笑着几多叛徒……

　　“五卅”哟！
　　立起来，在南京路走！
　　把你血的光芒射到天的尽头，
　　把你刚强的姿态投映到黄浦江口，
　　把你的洪钟般的预言震动宇宙！

　　今日他们的天堂，
　　他日他们的地狱，
　　今日我们的血液写成字，
　　异日他们的泪水可入浴。

　　我是一个叛乱的开始，
　　我也是历史的长子，
　　我是海燕，
　　我是时代的尖刺。

　　“五”要成为报复的枷子，
　　“卅”要成为囚禁仇敌的铁栅，
　　“五”要分成镰刀和铁锤，
　　“卅”要成为断铐和炮弹！……
　　两个血字不该再放光辉，
　　千万的心音够坚决了，
　　这个日子应该即刻消毁！

　　让死的死去吧！

　　让死的死去吧！
　　他们的血并不白流，
　　他们含笑的躺在路上，
　　仿佛还诚恳地向我们点头。
　　他们的血画成地图，
　　染红了多少农村，城头。
　　他们光荣地死去了，
　　我们不能向他们把泪流。
　　敌人在瞄准了，
　　不要举起我们的手！

　　让死的死去吧！
　　他们的血并不白流，
　　我们不要悲哀或叹息，
　　漫漫的长途横在前头。
　　走去吧，
　　斗争中消息不要走漏，
　　他们尽了责任，
　　我们还要抖擞。

　　1929，11。

　　五一歌

　　在今天，
　　我们要高举红旗，
　　在今天，
　　我们要准备战斗！

　　怕什么，铁车坦克炮，
　　我们伟大的队伍是万里长城！
　　怕什么，杀头，枪毙，坐牢，
　　我们青年的热血永难流尽！

　　我们是动员了，
　　我们是准备了，
　　我们今天一定，一定要冲，冲，冲，
　　冲破那座资本主义的恶魔宫。
　　杀不完的是我们，
　　骗不了的是我们，
　　我们为解放自己的阶级，
　　我们冲锋陷阵，奋不顾身。

　　号炮响震天，
　　汽笛徒然催，
　　我们冲到街上去，
　　我们举行伟大的“五一”示威！
　　我们手牵着手，
　　我们肩并着肩，
　　我们过的是非人的生活，
　　唯有斗争才解得锁链，
　　把沉重的镣枷打在地上，
　　把卑鄙的欺骗扯得粉碎，
　　我们要用血用肉用铁斗争到底！
　　我们要把敌人杀得干净，
　　管他妈的帝国主义国民党，
　　管他妈的取消主义改组派，
　　豪绅军阀，半个也不剩！
　　不建立我们自己的政权——
　　我们相信，我们相信，永难翻身！……

　　1930．4．25

　　我们是青年的布尔塞维克

　　我们是青年的布尔塞维克，
　　一切——都是钢铁：
　　我们的头脑，
　　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纪律！

　　我们生在革命的烽火里，
　　我们生在斗争的律动里，
　　我们是时代的儿子，
　　我们是群众的兄弟，
　　我们的摇篮上，
　　招展着十月革命的红旗。
　　我们的身旁是世界革命的血波，
　　我们的前面是世界共产主义。

　　我们是劳苦青年的先锋军，
　　我们的口号是“斗争”！
　　嘹亮，——我们的号筒，
　　高扬，——旗儿血红，
　　什么是我们的进行曲？
　　“少年先锋”！
　　伟大是我们的队伍，
　　无穷是我们的兄弟，
　　共产主义青年团，
　　新时代的主人翁。

　　我们是资产阶级的死仇敌，
　　我们是旧社会中的小暴徒，
　　我们要斗争，要破坏，
　　翻转旧世界，犁尖破土，
　　夺回劳动者的山，河！
　　我们要敲碎资本家的头颅，
　　踢破地主爷的胖肚，
　　你们悲泣吧，战栗吧！
　　我们要唱歌，要跳舞。
　　在你们的头顶上，
　　我们建筑起新都，
　　在你们的废墟上，
　　我们来造条大路，
　　共产主义的胜利，
　　在太阳的照耀处。

　　我们不怕死，
　　我们不悲泣，
　　我们要破坏，
　　我们要建设，
　　我们的旗帜显明：
　　斧头镰刀和血迹。

　　战斗的警钟响彻了天空，
　　是时候了，全世界无产青年快团结！
　　齐集在共产青年团的旗下，
　　曙光在前——
　　准备刺刀枪炮，袭击！

　　1930年“五卅”纪念

　　别了，哥哥①

　　（算作是向一个“阶级”的告别词吧！）

　　别了，我最亲爱的哥哥，
　　你的来函促成了我的决心，
　　恨的是不能握一握最后的手，
　　再独立地向前途踏进。

　　二十年来手足的爱和怜，
　　二十年来的保护和抚养，
　　请在这最后的一滴泪水里，
　　收回吧，作为恶梦一场。

　　你诚意的教导使我感激，
　　你牺牲的培植使我钦佩，
　　但这不能留住我不向你告别，
　　我不能不向别方转变。

　　在你的一方，哟，哥哥，
　　有的是，安逸，功业和名号，
　　是治者们荣赏的爵禄，
　　或是薄纸糊成的高帽。

　　只要我，答应一声说，
　　“我进去听指示的圈套，”
　　我很容易能够获得一切，
　　从名号直至纸帽。

　　但你的弟弟现在饥渴，
　　饥渴着的是永久的真理，
　　不要荣誉，不要功建，
　　只望向真理的王国进礼。

　　因此机械的悲鸣扰了他的美梦，
　　因此劳苦群众的呼号震动心灵，
　　因此他尽日尽夜地忧愁，
　　想做个普罗米修士偷给人间以光明。②

　　真理和忿怒使他强硬，
　　他再不怕天帝的咆哮，
　　他要牺牲去他的生命，
　　更不要那纸糊的高帽。

　　这，就是你弟弟的前途，
　　这前途满站着危崖荆棘，
　　又有的是黑的死，和白的骨，
　　又有的是砭人肌筋的冰雹风雪。

　　但他决心要踏上前去，
　　真理的伟光在地平线下闪照，
　　死的恐怖都辟易远退，
　　热的心火会把冰雪溶消。

　　别了，哥哥，别了，
　　此后各走前途，
　　再见的机会是在，
　　当我们和你隶属着的阶级交了战火。

　　1929．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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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
　　①殷夫同志的哥哥当时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航空署长。他写此诗，以表示同他哥哥决裂和斗争到底的决心。
　　②普罗米修士：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因盗窃神火给人类，为天神宙斯锁系在高加索山上。
